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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

从前我们中国人看见西洋人驾了轮船、开起大炮打来，我们共

鼓、货狄刳木为的舟，倕做的弓，浮游的矢，是万万敌他不过；又看见

铜壶不如钟表，火柴胜似钻燧，于是不能不承认西洋人有术。然而

这“术”字里面还含得有“邪术”、“魔术”的意味。后来渐渐晓得轮

船钟表的机栝也不过是铜铁打造，弹药火柴的原料也不过是硫磺、

硝、磷等物制成，就不能不承认西洋人有艺术，不能不承认他的艺术

比我们高强了。但是却还不晓得西洋人也有学，更不晓得他们的学

比我们的精深。

后来渐渐也有人晓得，轮船、大炮、钟表、火柴都不是一个巧工

能凭空创造出来的，都是数学、物理、化学的产物，于是也就渐渐有

人肯去研究那“声光电化之学”。虽是为了种种原因，没有人真能

深造，却也略略尝着了近世自然科学的滋味。这时候的人士，都以

为西洋人的学，只有“声光电化之学”，至于那“修齐治平之道”、“身

心性命之学”，究非西洋人所能有的。若是有人向他们说，西洋人

除了这些自然科学之外，还有那极精深的文化科学，恐怕未必有人

肯信哩。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在几十年前，差不多

是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当时的所谓“学士大夫”，一面要读那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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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洋务汇编、西学大全之类，一面还要读《十三经注疏》、《性理大

全》，用后者去做“体”，用前者去做“用”。若是二者都能熟读，就是一位

体用兼全的鸿儒了。

近二十年来，一般人也渐渐晓得西洋人有哲学，有法学，有政治学，

有伦理学，甚至于也有考据，也有辞章，还有那新生的、进步很快、功用极

大的社会学，并且也晓得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的那些学问，在今日这样的

时势，要专靠他去“修齐治平”，有些靠不住了，所以也很有一班人去研

究西洋的文化科学，也很有人能研究到精深的地步，思想界也受了极大

的影响，引起了极大的变化，社会上、政治上也惊人有些变动了。要论自

来文明的传播，精神的方面本比物质的方面迟缓些、难些，现在文化科学

既已输送进来，消化营养虽然还是未知之数，总算在张开口来吃了。这

本是很可乐观的现象。

然而近来却有一个现象，就是常常有人要做那“中西学术沟通”的

工夫。开动口、提起笔，总是说西洋学问的什么原理，则是中国古时已经

有的，哪位圣贤、哪位学者早已经说过的；西洋的哪一科学问，中国古时

已经很发达的；西洋学者的哪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书上的哪一句话。说

到归结总是中国的古的好，西洋的新的没什么稀罕。要说这种“沟通”

之心理的起源，实在是对于本国固有的旧学迷信过深，想利用自己“浅

尝”来的西洋科学上的一些知识，来反证中国学问的精微奇妙。由这强

烈过度的感情就生出那对于“中学”价值之误算。这还是很有诚意的

“沟通”，至于那无诚意的，老实说一句，就是有心要罗列许多书名、人

名、学名，来自炫其“学贯中西”罢了。那无诚意的且不去说他，就是这

种有诚意的“沟通”，其结果于治“中学”的、治“西学”的都有恶影响。

于他本身的学业，不消说也有不利了。

我在上一段，轻轻的说了一句“对于中学价值之误算”，语意恐怕不

大明了，这句话是本篇的主旨，不能不说得详细些，说明白了，自然也就

推出个结论来了。

世界上的文明系，细说起来，为数不少，然而主要的却只有三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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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洲的希腊系、亚洲的中国系、印度系。希腊是西洋文明的源泉，西洋

人的思想大都是以希腊的思想为基础，从一面看来现代哲学上的许多大

问题，都是希腊人提出的，并且当日都研究过一番，下过解决的，现代又

重新加以现代式的研究，下个现代式的解决罢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

来，希腊的学术却自是希腊的学术，近代的学术却自是近代的学术，各有

独立的精神、特殊的色彩。

印度民族还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时候，已经颇有文化了，后来渐渐南

下，一支到了波斯，一支到了印度。波斯这一支的文明，直接与了基督教

许多影响，间接使欧洲、中国和近世初期的文化生了许多的变化。印度

这一支因为土地的关系，文化思想发达得极高极快，成了婆罗门教和佛

教，使中国、日本的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变更。

中国系的文明，无待我细说了，纵要细说，篇幅也不许的。不过有几

句话，我却要郑重声明，就是中国这民族，纵然是如何优秀，究竟也是一

般的人类，其文明的发达，也要和其他民族，循同一的程序，守同一的法

则，循同样的条件。换言之，就是也要循序渐进，也有盘旋曲折，也要文

化到了某点，社会状况到了某样，才得有某种学说发生。譬如几个学生，

内中这一个，无论他是怎样的“天纵之圣”，他的学问也要循序渐进，纵

是比别人进步得快些，也决不能未学算术就能懂微分积分，未学过无机

化学就能晓得生物化学、天体化学，这是个普遍的定理，中国的“古人”

也不得而独外的。

综观各系文明的发达，时间上虽难免有些参差，那路径却都是一致

的。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条件齐备了，那自从原人时代积

累来的文化，必然要大起发酵作用，发生一种光辉灿烂的文明。那希腊

的文明、印度的古文明、中国晚周的文明，就是在这种条件法则之下产生

出来的。后来不久因为民族精神上的惰性，加之条件的欠缺，就一定要

衰歇了。久后新得了有利的条件，民族精神复原，就一定又要重兴，比先

前更有光彩。要是没有再具备条件的机会，也就会一蹶不振，像那埃及、

巴比伦就是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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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公平的眼光，观察这三大文明，可以发见这三系的古代文明有

许多处是一致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太古的民族，都是很新鲜、很

快泼的，其头脑里前人的传说印得不多，纵然有些，也没有多大的威权，

思想复能自由，而生活状况相差得又不远，所以各民族之看自然、看人

生，眼光都大略相同。纵然因为地理上的关系，某民族对于某种现象特

别注意，下特殊的解释，然而这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并非根本的不同，

所以两个古文明有些一致的地方，这也是件当然的事，毫无什么奇怪。

别人家同我一致，我同别人家一致，也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地方。我的

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

得是中国近代一部 耘责燥糟澡 皂葬噪蚤灶早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

有德国的 宰蚤灶早遭葬灶凿和美国的 栽澡造造造赠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我

尤喜欢就是他这书的第一篇里的几句话，他道：“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

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

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

观的成见，但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

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

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未必

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炫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也不配夸张自

豪。”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识见。我看他有这样的学问、识见，就劝

他再用几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学者都还想不到的、做不到

的“比较哲学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个大大的比较研究。我以为

除了这种研究之外，再没有什么中西学术的沟通了。

把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派和其他的文明系做一个比较，说一句公平的

话，纵不敢自夸是比人高些，却也不能说就一定比人低些，历史上的价值

是很重的。然而，其价值却只限于历史上的，因为中国的思想学派，自从

嵌入铁铸的模子以来，虽然不能说是绝无变迁，绝未进化，毕竟未曾有过

根本的改革，产生过新文明来。中国近代的学派思想和古代的学派思

想，虽然不一样，然而毕竟是经过几番变迁的旧思想、旧学术，决不能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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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过胎换过骨的新思想、新学术，我固然不敢妄自菲薄，说他毫无价值，

却也不肯过分恭维，说他在历史上的价值以外，还有和近世学术同等的

价值。

现在那许多“沟通家”，要是把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和西洋古代的

思想学术沟通，研求当中的一致点，互相发明参证，这本是一件极好的

事，我们哪敢反对，只有欢迎。无奈他们大多数都是误算了中国学术的

真价值，始终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看得和西洋近代的学术思想是个对

峙的、匹敌的，硬要把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望（往）一起拉拢。既忘却本国

学术的价值，把别国学术的价值又没有看清楚，所以费了老大的气力，其

结果还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徒劳，或竟是许多令人发笑的喜剧。

西洋的近代学术，不但和中国古代的学术不同，就和西洋古代的学

术也不是一样。要细论西洋近代科学的方法、性质，就成了“科学之哲

学”（孕澡蚤造燥泽燥责澡蚤藻 凿藻则 宰蚤泽泽藻灶泽糟澡葬枣贼）一个专科，非专门名家著一部大书，说

不清楚的。单是粗粗的说来，先要把所经验的对象各从其类聚在一个

“类概念”之下，这第一步的工夫就叫做分类（耘蚤灶贼藻蚤造怎灶早），再把各类所有

的特征分析开来，以其类概念为主部命题的宾部都说出来，这第二步的

工夫就叫做记述（月藻泽糟澡则藻蚤遭怎灶早），做到第二步工夫，才算略具科学的雏

形，这种记述的科学（月藻泽糟澡则藻蚤遭怎灶早 憎蚤泽泽藻灶泽糟澡葬枣贼）的价值还没多大，要再

进一步求得其中的原理，加合理的说明，才算得这种说明的科学（耘则噪鄄

造葬则藻灶凿藻 宰蚤泽泽藻灶泽糟澡葬枣贼），还更要能“利用厚生”，其价值才算高贵，不论自

然科学、精神科学（郧藻蚤泽贼藻泽憎蚤泽泽藻灶泽糟澡葬枣贼），都是要如此的。近世“学”这个

名词的定义，虽然是各家各派都有不同，然而至少总要是“有系统有组

织的知识”才能当得起的。从这种严密的意味来说，中国学术在今日科

学界的位置和价值也就可以略略见得了。

中国古来许多学者，那种敏锐的思路、透彻的观察力、绵密的组织

力，本来不在西洋学者之下。近世科学上的许多大问题，真难为他们早

经见到，早经提出，然而见到提出不就算能研究能解决，零零碎碎的知

识，比不得有统系组织的学问。例如希腊的辩者才浓（在藻灶燥）说极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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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都是无限的，那终点是达不到的。那绝尘超影的 粤糟澡蚤造造藻泽和一个乌

龟，不论距离怎么近，粤糟澡蚤造造藻泽都追不上他，因为要追上龟，先要走过这距

离的一半，再要走过这一半之一半，以至无穷，还是追不上。中国的辩者

惠施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司马彪解得最的当，说：“若

其可析，则常有两；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这中西的两位大辩者的话，

是一个原理。然而惠施的话永远颠扑不破，才浓却犯了一件大谬，不该

把 粤糟澡蚤造造藻泽纯一不可分的运动，当做个可以分割的直线，被柏格孙（月藻则早鄄

泽燥灶）驳倒了（详见 悦则藻灶 贼蚤增藻 耘增燥造灶贼蚤燥灶的三二七至三二八页）。照这样看

来，惠施似乎比才浓高明些吗？其实也不然，惠施的“镞矢之疾而有不

行不止之时”和才浓犯的是一个毛病。无论哪国的辩者、论师，都是逻

辑或者因明的先驱，都有相当的功绩、相当的价值。要是以为中国出了

辩者，就是莫大的光荣，硬说他比别国的辩者高些，甚至于说他比亚里士

多德，比陈那，比密尔都高些，那就是大错了。近世逻辑说到最高处有认

识论的逻辑（耘则噪藻灶灶贼蚤泽贼澡藻燥则藻贼蚤泽糟澡藻 蕴燥早蚤噪），中国古代墨子的《经下》已经

讲到了“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的话，荀子的

《正名》篇也提到了“缘天官”的话头，这自然是墨子、荀子的高处，然而

却不能说西洋逻辑、印度因明，都是拾我们先秦诸子的唾余，或是说荀

子、墨子的学问和西洋近世学者的学问有同等的价值。因为他们二位不

过是提及这句话，见到这一层并未能有精密的研究，下正确的解决。

又例如《庄子》一书，说生物进化的地方，颇有几处，这篇道“万物皆

种也，以不同相禅，始卒有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这“种”字据我看

来，恐怕不是种类（杂责藻糟蚤藻泽）的种，好像是种子 杂藻藻凿，在说“种有几”，可见

不是说种类。“天均”好像是现在生物学上所谓“自然界之均平”晕葬贼怎则葬造

月葬造葬灶糟藻。《至乐》篇说得更详细些：“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

则为蛙 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

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

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

颐辂生乎食醯，黄 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嚾。羊奚比乎不!，久竹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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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

机。”这一段说明高等生物中人类是从下等的原生物（孕则燥贼蚤泽贼葬）进化出来

的，继和蛙之衣、陵舄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实在指不出他的“学名”来，

但就文意推测，可以说是原生植物（孕则燥贼燥责澡赠贼葬）中的原藻、原菌。乌足既

有根，当然是“后生植物”了。由乌足进化成虫，成鸟，更进化成“哺乳类

的马”、“狭鼻门”的人。庄子当日要不是经了许多细心的观察，绝说不

出这一段话来。我们当然承认庄子是曾经见到了生物进化的现象。二

千多年前的人，就能见到这一层，说出这番话，本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

现在“沟通派”的学者，看见庄子这些话，就同拾了宝贝一般，要把他抬

来和西洋的达尔文、赫凯尔对垒，这就未免有些差了。在庄子的二三百

年之前，希腊的哲学家亚拿克西曼德尔也就说“自化”，说“无动而不

变”，说“无时而不移”，说第一个生物是生在水里，说人是由鱼类进化来

的。其详细的学说，我虽不通希腊文，没有能读他的著作，晓得不清楚，

单就希腊哲学史上看来，有些处似乎比《庄子》上说得还更微妙些。西

洋二千多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大学者，岂不光彩么？何以不但希腊人未闻

把他抬出来，和英国达尔文、德国赫凯尔对抗，别国的学者对于希腊哲学

很下功夫研究，极其看得重，也没有人说亚拿克西曼德尔就算进化论的

发明家呢。因为要说进化论，不仅是见到生物进化的现象就能了事，一

定要推求出原理来，建立成系统来，提得出确实的证据，下得了不移的结

论，才能算的。近世的进化论，都是仗着理化科学的助力（像那物理学

产物显微镜、化学产物染色法等类），应用最新的研究法（像比较研究法

之类），根据解剖学、组织学、形态学、生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确切

不移的自然科学，从最下等的摩内拉（酝燥灶藻则藻灶）到高等的人类，从身体

以至精神，从“个体发生”以至“系统发生”，寻出来一个一贯的系统，然

后才敢倡进化论，他这进化论也才有价值。若是仅仅看得出生物进化的

个现象，在古时固很可贵，在今日算地什么呢。所以我们只能把庄子在

哲学史上的地位看得和亚拿克西曼德尔一般高，因他们两位的话，晓得

生物进化这个现象，是自古就有人注目的罢了。要是想把庄子的话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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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进化论沟通，这岂不是一场喜剧吗？

仅仅说一句话，纵然说得十分对劲，也只能说这句话不错，不能说

有学术上的价值。我去年夏天游京西的香山，在路旁一株大树下歇凉，

听见两个驴夫在谈轮回，说什么样的人死后就投胎做驴，旁边有个卖甜

瓜的人说道：“哪有这些话！世间万物都是自然而生。”我笑向同游的朋

友道：“好一位生物哲学家！不料我这里遇见一位主张‘自然发生说’

（粤怎贼燥早燥灶赠 匀赠责燥贼澡藻泽蚤泽）的。”我这句话不过是一时的戏言，卖甜瓜的人所

说的“自然”，也未必是 粤怎贼燥早燥灶赠的意义，他这一句话如何能和赫凯尔的

学说比。不料“沟通家”却正色庄语的说这种戏言。

现在那些“沟通派”的沟通，大概都是如此的。只要看见中国古书

上有人说过科学上的哪个现象，提出过科学上哪个问题，就想把这部古

书来和近世的哪科学问沟通，全不晓得看见现象提出问题是一事，解决

问题建立系统又是一事。现象是聪明人都看得见的，问题是有点思想的

人就能提出的，所难的就是下正确的解决，组织成系统。近世科学也是

经了很长的发达阶级，受了别科学问的补助，才得成立的。中国古人生

在这发达阶级之前，又没有别科学问的助力，如何能得近世科学所得的

结果呢？他的话更如何能和近世科学沟通呢？至于“社会的科学”，更

是要等社会组织到了某点，才会发生某种学说，例如中古时代的经济组

织之下，亚丹斯密的学说不会发生，机器还未通行，怎能有马克思的学说

呢？然而今日的沟通家却会把封建时代的经济组织之下发生的孔氏学

说，和现在这样的时世的经济学沟通，说他的学说很适于 圆园 世纪的经济

组织。

此外还有那当然相合的，例如管子的《水地》篇说：“集于草木，根

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

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

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希腊的塔里斯（栽澡葬造藻泽）所说的和他大致不差。这

是由于上古的思想家都觉得这万汇纷纭的世界，总有个共通的本原，看

那“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当然都先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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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看做“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了。又例如中国古人讲五行，西洋古

人也讲四行，这是因为思想家把这统一的宇宙要分析为几种相异的构成

原质，当然就都会想到那些形质最特异的土、水、火、风、木、金等类了。

这种的相合处，只能互相参证，无所用其沟通的。至于那偶然的巧合，像

《庄子·养生》篇有庖丁解牛的话，卜拉图的 孕澡葬藻凿则怎泽上也有这样的话，

那就更算不了什么，绝没有稀罕处，不过是一样的比喻罢了。

要是中国古人有一两条说头，经了西洋近世科学的确实证明，固然

是很可喜的，然而其价值也毕竟有限度的，也不该就自夸自豪，甚至于把

他来“电光放大”。像墨子的《经》里说：“圜一中同长也。”这是说圆心

只有一个，圆周上无论哪一点和圆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墨子这一条和

近世几何学无丝毫差异。又“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

当，不俱当，必或不当”。这明明是近世逻辑里五大根本原理里的“拒中

原理”（孕则蚤灶糟蚤责造藻 燥枣 藻曾糟造怎凿藻凿 酝蚤凿凿造藻，或译“不容间位原理”或译“排中

律”）。其他光学、逻辑、几何学的定理很是不少的。我们读了只能据以

推定当时科学程度已经很高，对他表相当的崇敬，要是因此就说中国古

代的科学高于西洋的今日，那就和那些妄人看见有书上说墨子造过飞

鸢，说他会造飞艇飞机都是一般的说梦话。

照这样说，中西的学术，就绝对的不可沟通吗？这也不然。要有那

好学深思之士，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虚体面的客气，晓

得了近世科学的方法、性质、价值，明白了学术之历史的发达路径，把中

西学术作个比较的研究，求两系文明的化合，这倒是学界一种绝大的胜

业，要照这样的沟通，中国的玄学、心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可以和西

洋学术沟通的处所多着哩。

（选自《新中国》员怨员怨 年第 员 卷第 远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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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标摇 摇 点

中国古书罕有标点，初学难得句读，多以为苦。近岁始采取欧

洲诸国文中通行之标点，施之古书，学者颇称其便利，而陋儒则疾之

如寇仇。实则，古人读书固极重标点。《宋史·儒林传·何基传》

云：“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是我

先民固深知标点之有益也。余尝谓今之自称保存国粹而鄙夷近世

学术者，其病皆在不读古书。世有通人君子，必许余为知言也。

（选自《三馀札记》卷一，《三馀札记》前二卷）



东 方 西 方 ０ １ ３　　　

摇

伟 懑 每 们

古人上梁文，每发号，必呼“儿郎伟”。楼大防辩之云：“上梁

文必言‘儿郎伟’，或以为‘唯诺’之‘唯’，或以为‘奇伟’之‘伟’，皆

未安。在敕局时，见元丰中获盗推赏刑部例，皆即元案，不改俗语。

有陈棘云：‘我部领你懑厮遂去深州。’边吉云：‘我随你懑去。’

‘懑’本音‘闷’，俗音‘门’，犹言辈也。独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

伟不如今夜去。’余笑曰：‘得之矣！’所谓‘儿郎伟’者，犹言‘儿郎

懑’。盖呼而告之。此关中方言也。”（《攻媿集·姜氏上梁文跋》）

明代诏旨及小说中，皆作“每”，今皆用“们”字，俗亦音“门”。盖

“伟”字始以叠韵转为“每”，继以双声转为“们”也。

（选自《三馀札记》卷一，《三馀札记》前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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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类摇 摇 书

清代诸师校勘古籍，多好取证类书，高邮王氏尤甚。然类书引

文，实不可尽恃。往往有数书所引文句相同，犹未可据以订正者。

盖最初一书有误，后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如宋之《太平御览》，实

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诸书参详条次修纂

而成。其引用书名，特因前代诸类书之旧，非宋初尚有其书。陈振

孙言之详矣。若《四民月令》一书，唐人避太宗讳，改“民”为“人”，

《御览》亦竟仍而不改。书名如此，引文可知。故虽隋、唐、宋诸类

书引文并同者，亦未可尽恃。讲校勘者，不可不察也。

（选自《三馀札记》卷一，《三馀札记》前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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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读《文选》杂记

余束发受书，即好萧《选》。每弄柔翰，规 其体，然奇文奥义

苦未通解也。年十六从仪征刘先生游，少知途术。二十六而滥竽上

庠，日以《文选》授诸生，于今垂二十载矣。玩索既久，疑义滋多，偶

有考订，辄书简端。《选》学之源流，既命弟子略书其梗概，《楚辞》、

《选诗》及校勘记，亦别有专书。其条流蹖驳，无类可归者，会而录

之，命曰《读〈文选〉杂记》云尔。

（选自《三馀札记》卷三，《三馀札记》后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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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记《淮南子校录拾遗》

余少时，尝辑清代诸师校录，为《淮南鸿烈集解》，未加搜讨，遽

付剞劂，粗疏荒陋，受嗤大雅。然版式久定，不及改订。民国十五年

春，有所增益，为《淮南子校补》。今又十年矣！偶检平日读书札

记，续得若干事，命曰《淮南子校录拾遗》，其荒陋固犹昔也。呜乎！

马齿加长，而所学乃无寸进，此古人所以惧乎时之过已。民国二十

五年十二月，文典记。

（选自《三馀札记》卷四，《三馀札记》后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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